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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跨行政区域线状分布且多与自然资源相伴而生的红色旅游资源为切入点，针对区域

红色旅游与国土空间规划拟合错位、红色旅游与三条控制线相互交织等问题，围绕国土空间规

划层级传导和冲突协调展开探讨：以纵横传导双向引擎的方式构建分层次有传导的红色旅游

空间体系，从而打破红色旅游区域协调和用地管制的问题；科学合理地协调红色旅游与三条控

制线的冲突，当红色旅游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冲突时应强调在保护中发展，在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红色文化资源应强调在发展中保护。本文旨在为红色旅游在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下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路径，同时提高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条控制线划定的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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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建立我国覆盖全域空间规划做出的系统安排，

是国土空间及资源管理的全面统筹，是完善和加强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和保护的顶层设

计。建构“五级三类”空间规划体系战略性顶层设计、强化三条控制线管控机制，势必

会对跨多个行政区域线状分布、多与自然生态资源相伴而生的红色旅游资源产生重大影

响。红色旅游资源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一种，一方面，将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分级分类

谋划红色旅游发展框架，明确规划传导机制，是解决红色旅游区域协调、加强红色基因

文脉传承的重大机遇，对历史文化保护红线和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的划定具有参考意义；

另一方面，在三条控制线严格管控的前提下，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保护用地与三条控制线

因相互交织而存在局部冲突，是红色旅游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在新时代背景

下，提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实现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亟需

以红色旅游为切入点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层级传导和冲突协调进行研究。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要更加强调“国土”，立足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的人文禀赋优化

空间开发和保护[1]。以往区域红色旅游发展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区域红色旅游协同发展模

式、协同机制、开发对策等方面[2-5]，在原先的规划体系中旅游规划分为旅游发展规划

（全国、区域和地方）和旅游区规划（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种类型，缺乏对不同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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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空间尺度的考量，很难解决跨区域发展的问题[6]，且旅游规划常与其他法定规划等

内容重叠冲突。《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

意见》）中提出了实现多规合一、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建立了“五级三类”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7]。在新时代背景下，学者多从旅游资源的角度探讨其在国土空间规划新

时代的发展路径，如加强国土空间规划与旅游资源关系及协调发展研究[8]，以及旅游规划

关于规划理念、编制思路、规划内容、技术路线、规划方式和规划技术的转型等[6]，鲜有

对红色文化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研究。机构改革解决了横向平级政府之间规划交

叉重叠的问题，但缺少纵向不同层级政府权力的界定和不同层级规划的谋划[9]，尤其缺少

对涉及到多个行政区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红色文化资源在空间规划体系中如何进行用途

管制方面的探索。目前对旅游用地的研究侧重时空演变[10]、管理学[11]和旅游用地分类[12-14]等

方面，缺少对用地功能与利用的探索[15]，而且红色旅游用地基本为以遗址遗迹、文物、

烈士陵园、博物馆、纪念馆和展览馆等为载体的建设用地[16]，其与生态等非建设用地矛

盾突出，对红色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限制。《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

制线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以三条控制线为基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其核心内容是管控与协调优化建设空间的开发行为和非建设空间的保护行为[17]。《指

导意见》执行之后，国内多地面临着多种矛盾冲突，严格的红线管理制度无法发挥自然

保护地的经济效益、生态价值和社会效益。《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18]，目前国家公园试点工作相继完

成，实施最严格保护，强调旅游资源保护弱化了其利用[19]。在严格的三线管控制度下，

已有学者意识到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无疑在空间上框定了红色旅游发展的界限[20]，并提

出协调文化资源保护与冲突是当前自然保护地划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21]。同时红

色文化资源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也有学者提出应把文化优先置于与生态优先同

样重要的位置、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空间[22]。但研究时效性不高，视野

不够开阔，缺少对平衡生态保护、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三者关系的分析，也缺少在

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刚性管控的环境下如何对资源开发利用、在城镇开发

边界内城市高强度开发环境下如何对资源保护和发展的探讨。

新发展阶段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求强化底线约

束，将三条控制线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而实际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条控制线划定的

科学性一直在探讨阶段，红色旅游要想高质量发展必须在国土空间规划的视角下解决其

区域协调、用地保障以及矛盾冲突等问题。同时，红色旅游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

构建起到了反馈和优化的作用，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为此，本文通过解析国土空间

规划新时代下红色旅游面临的机遇和问题，探讨基于红色旅游的国土空间规划层级传导

机制和红色旅游与三条控制线的冲突协调机制，以期在生态文明战略背景下为谋划新时

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实现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1 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下红色旅游发展机遇与困境

1.1 红色旅游跨界协调发展与用途管控的机遇

《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将中国近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以

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为主题的重大事件等纳入红色旅游范畴之中[23]，由于革命事迹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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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地理空间中发生，有特定的活动轨迹，因此红色文化资源多呈跨行政区域线状分布

的特征。例如，长征涉及江西、湖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 15个地区，线路总

长六万五千余华里，沿线具有一系列反映长征人文地理背景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涉及

众多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资源。在省级层面，如湖南长征线路主要以红

一、红二方面军为主，经过郴州、永州、怀化、张家界等市，沿线共有红色旅游资源近

110个。由此红色旅游一般是跨省和跨市（县）的区域旅游，跨行政区发展必然会造成

一些弊端：各地红色旅游发展各自为政，政府对本地资源的重复开发建设形成浪费性竞

争[24]，保护与开发的标准不统一，区域红色旅游形象不协调等。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

例，跨区域开发与保护长征文化资源该如何评判、跨区域的旅游资源该如何整合和统

筹、红色旅游相关建设用地指标该如何分配、行政区交界处红色旅游资源如何布局和落

地都需要统一标准。

国土空间规划是各类国土资源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今后所有新增和存量

建设用地都要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统一管理，并以真实有效的项目落地作为配置计划的依

据[25]。由于发展红色旅游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26]，与其他旅游地相比，红色

旅游在资金、管理和用地指标等方面均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同时，新时代背景下

供地方式从“块状供地”向“点状供地”的转变破解了旅游用地落地的难题[13,27]，也契合

了红色旅游资源呈线性、点状分布的特征，因此纳入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对红色

旅游区域协调发展和用途管制的重大机遇。一方面，将红色旅游开发的空间框架与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进行衔接，针对重大革命事件的活动轨迹，优化红色文化空间开发和保

护，能够保证红色旅游景点及其附属设施的用地落实并实施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另一

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体系与政府干预融合，以顶层设计和目标传导等方式并

依赖政府之间的协作，从点状资源保护与开发向区域性资源保护与开发空间体系发展，

横向促进政府间的空间协调和跨行政区域主体多元化，纵向协调涉及国家、省、市县、

乡镇不同层级的利益关系，以达到消除红色旅游跨行政区划的障碍因素、改善区域红色

旅游发展环境的目的。

1.2 红色旅游面临开发与利用协调冲突的困境

我国红色革命多与农村相关，红色文化资源与生态、耕地等自然资源相伴而生[28]，

在当下红色旅游全面发展和自然保护地绿色发展并存的时期，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

冲突愈演越烈[20]。红色旅游先后经历了萌芽、初步发展、综合发展到全面发展的阶段[29]，

而自然保护地的开发与利用先后经历了以抢救性保护为主、多类型保护与利用并举、市

场化导向的旅游资源高强度开发到绿色发展的阶段（图 1）。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

自然保护地统一划入了三条控制线中地位最优先的生态保护红线，在实行严格管控时往

往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矛盾冲突。湖南是湘赣边红色根据地的代表省份之

一，拥有丰沃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先烈革命活动地，被誉为

“红色摇篮、伟人故里”，具有研究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长征线路涉及的红色旅游资源

已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进行开发，但线状长征线路与点状长征红色文化资源与湖南自

然保护地均有空间重叠，并存在13个冲突点（图2）。同样，红色文化资源存在于耕地的

情况也较为常见。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及配套用地支撑，这些用地势必会挤占

被严格管控的生态和耕地资源[13]，制约着红色旅游的发展。因此，如何在严格底线约束

的情况下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是红色旅游面临的重要困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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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湖南省自然保护地的资料来源于湖南生态保护研究专题，但各类保护地边界资料不全，实际自然保护地相

比图上较多。

图2 湖南自然保护地与点状长征红色文化资源、线状长征线路的空间分布重叠图

Fig. 2 Overlapping map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reserves in Hunan province, the "dot-shaped" Long March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linear" Long March route

图1 红色旅游与自然保护地的发展阶段[14]

Fig. 1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red tourism and nature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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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一种，城镇化进程加速对其保护工作带来

了冲击和挑战，建设与保护的矛盾突出，主要体现在城市开发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侵占与

破坏、商业化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过度利用等方面。国土空间规划提出划定三区三线，相

比之下对历史文化空间建设问题和历史文化保护底线划定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对于处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红色旅游资源如何平衡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成立的大背景下仍没有底线约束，也无法通过“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思想对红

色文化旅游资源通过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在空间形态上整体连接与呈现[30]。

2 基于红色旅游的国土空间规划层级传导

2.1 红色旅游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分级分类谋划

现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为目标，贯穿从宏观到微观

的多个层次[31]。其中，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应当贯彻国家重大战略和落实重大方针，提出

全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目标；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是对国家重大战略作出的空间响应，

统筹和综合平衡多层面的空间需求，为省域范围内国土空间作出统筹安排[32]；市县和乡

镇层面国土空间规划是对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具体落实，以结构引导与底线管控为编制

重点，对该行政区内各项开发建设活动作出具体安排。

红色旅游发展的逻辑框架应当与“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联动，以协调

区域性红色旅游的保护与开发、协同与管控（图3）。其中，全国空间规划侧重战略性和

指引性，红色旅游的发展需要挖掘并统筹划定国家尺度红色旅游文化遗产带和旅游区[33]，

形成“线”与“面”相结合的总体格局，以紧跟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总体目标；省级国

土空间规划侧重协调性，结合红色文化资源多尺度、跨区域流动的空间特征，红色旅游

的发展往往需要在此层面协调跨行政单元资源开发的问题，实现红色旅游成片、连线整

体开发与保护，弱化行政边界约束，强调区域红色旅游资源底线保护和协同管控；市县

国土空间规划侧重实施性，发挥部署安排红色旅游项目以及支撑配套设施的作用；乡镇

国土空间规划以落实上级规划为主。结合红色旅游实际情况可在国家、省和市县层级单

独编制红色旅游专项规划，亦可在旅游产业专项规划中进行编制，对体现红色文化资源

图3 红色旅游纳入“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联动体系

Fig. 3 Red tourism included in the "five-level and three-category"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link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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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保护的空间利用作出专门安排，并结合红色旅游特点给予创新，为红色旅游提供

可适应的弹性框架；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总体规划意图的落实，作为用途管制、建设管控

的审批依据，应能够直接指导红色旅游项目的规划管理。因此，各个层级和类型的规划

都需包含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红色旅游项目的用途管制、指标控制和建设引导等

内容，以进行分层次有传导的系统性构建红色旅游空间体系。

2.2 纵向传导为红色旅游的区域协调管控提供保障

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在纵向上厘清各级政府权责边界，明晰各级规划管控要素[34]。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从宏观到微观自上而下的传导内容主要包括非空间性和空间性要素两大

类：非空间性要素包括战略策略、目标指标和资源名录等，空间性要素包括规模结构、

空间布局和空间形态等，并兼顾刚性管控和弹性指引两方面的要求。针对区域型红色旅

游尚处于探索阶段的问题，基于红色旅游视角重点对“国家—省—市县”三级空间规划

传导进行解读（图4），以纵向传导的方式为红色旅游区域协调管控和红色旅游项目实施

提供保障。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不仅要提出全国红色旅游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指标，明晰红色文化

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总体原则、省际红色旅游协调的具体规则、区域性红色文化遗产不同

利用程度空间的划分原则，还应构建

红色旅游开发保护带与开发保护区总

体格局，制定全国红色旅游重大战略

项目库，为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

战略、目标指标和空间格局落实提供

依据。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应细化落实

国家红色旅游重大战略及各类约束

性、预期性指标，将红色旅游区纳入

主体功能区划统筹考虑，根据各省特

色和省内各个市县行政区红色旅游资

源的分布、价值和重要性等明确省域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保护的各项指标，

划分红色旅游重点开发区、保护和开

发并重区、重点保护区，构建体系化

的红色旅游网络，打造全方位、多层

次的红色文化遗产对外开放和对内展

示体系，制定红色旅游相关名录（包

括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名录、红色旅游

景区名录和重点项目名录等），并明

确向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传导的红色

旅游目标指标、空间布局、配套标

准、分区管控等要求。市县级国土空

间规划在梳理现状资源情况和挖掘现

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应落实并细化

上层次目标指标、布局结构和用途管

图4 基于红色旅游的国家、省级、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纵

向传导框架

Fig. 4 Vertical transmission framework of national, provincial, city

(county)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based on re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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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传导要求，将红色文化资源作为资源要素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中、历史文

化保护底线和文化空间格局构建中，提出红色旅游发展的具体策略和空间布局，划定红

色文化保护底线和红色旅游协同管控空间，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完善红色旅游配套设

施和保障体系，并充分考虑预留重大红色旅游空间。

以国家级文化战略工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在国家层面，加强区域联动和省际

协作并发挥线性优势，划定公园主线和支线，制定两类空间（红色文化遗产本体空间和旅

游开发展示支撑空间）和三类资源（一级资源、二级资源和三级资源）的划分原则，提出

坚持保护第一和传承优先等原则以及适度发展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等战略，构建跨区域性

基础设施如红色文旅交通系统等；在省级层面，以线串点扩面强化串联整合，培育红色品

牌，加强产业和基础设施配套，制定三类资源名录，并强调跨行政单元长征文化遗产的整

体保护与展示利用；在市县层面，落实上级规划的指标目标，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空间

和发展空间具体定位置定规模定边界，布局产业、交通等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2.3 横向传导作为补充，为红色旅游的落地实施和用途管制提供依据

纵向传导解决了红色旅游在不同层级的刚性管控和弹性协调，横向传导作为补充，两

者相互交叉，保障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和任务得到刚性传导和逐层落实[35]，明确自然资

源、文化旅游、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住建和水利等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各部门协

同合作。在此过程中，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三类规划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详细规划的依据，是专项规划的基础，总体规划对专项规划提出

约束性要求，两者相互编审校核，专项规划批复后纳入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基础信息平

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并逐级传导到地方[32]，同时详细规划落实总体规划

和专项规划中与红色旅游的相关内容，划定项目边界、指标控制、实施要求等（图5）。

具体而言，总体规划编制可以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开展，为红色旅游总体布局提供支

撑，在不同层级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空间结构，划定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空间和发展空

间，布局重大红色旅游设施。红色旅游专项规划或旅游专项规划以旅游部门为编制主

体，拓展规划深度、提高规划创新

性，在规划布局前对红色旅游资源承

载力及其开发效率进行评价和匹配分

析，在规划布局时结合红色革命的特

征如土地时空演变和革命活动轨迹分

析，提出全领域统筹规划和沉浸式体

验场景设计等规划创新，赋予其新的

时代内涵和灵魂，做好红色旅游项目

策划，为其发展提供用地保障。详细

规划以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为依据，

对上位规划的红色旅游用地进行指标

控制和弹性管控，落实红色文化遗产

刚性保护底线，并与专项规划进行衔

接。在制定控制指标时结合专项规划

中红色旅游策划进行空间指引，以城

图5 基于红色旅游的国土空间规划总体规划、专项规划

和详细规划横向传导框架

Fig. 5 The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framework of national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master plan, special plan and detailed plan based on

re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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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设计推导指标，以指标引导空间形态，借助图则形式，通过“图示+名录+要素+指

标”的方式进行底线保护和建设管控[31]，提出强制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要求，为红色旅

游的项目落地和用途管制提供依据。

3 红色旅游与三条控制线的冲突协调

3.1 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协调路径：在保护中发展

生态保护空间内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保护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可以结合成一种相互

持久的利益关系[20,36]，是动态变化的统一体[37]。生态用地的可持续利用是其长期成功保护

的关键因素[38]，在不破坏生态系统功能前提之下，人类活动和生态功能可以相互依存，

两种格局可以相互镶嵌（图6），但必须对人类活动进行管控和妥善处理。由于在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中真正作出实施性安排的应该在村庄和街区规划层面，因此选取位于国家长

征文化公园且具有红色底蕴的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为例，沙洲村现状红色文化资源土地利

用类型全部为建设用地，规划后为了满足旅游需求，与现状相比增加了旅游配套用地

1.8 hm2，该 1.8 hm2用地现状为林地

和园地等生态用地，规划可通过控

制开发强度和高度等措施降低对生

态的影响，规划后预计增加经济效

益 642万元/年①，对内能够带动村民

就业，对外发挥教育意义、政治意

义和社会意义。

因此，各地需根据实际情况发

挥自由裁量权，科学合理平衡红色

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在生态保

护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前提下使

生态保护红线内红色旅游合理的开发建设需求得到有序的引导、管控和落实。《指导意

见》指出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在不违反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

如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在不违背政策前提下，若自然保护地核心

区内被列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且已经建设的红色旅游项目占用了生态保护红线，建议在

不破坏生态承载力的前提下保留现有红色旅游项目，超过一定规模的项目可进行开天窗

处理，但不允许新的建设项目和人为活动，原有的红色旅游活动应逐步退出。自然保护

地一般控制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内其他区域内，若被列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则在对项目

严格实施可行性论证和评估其不影响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可允许建设，同样根据用地规模

决定是否开天窗；若未被列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则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和文化资源

的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应的公共设施建设（图7）。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是目前管控最为成熟的红线[40]，通常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内进行

① 旅游用地经济效益算法：经济效益＝旅游收入-旅游投资，旅游收入＝年游客接待量×人均消费，其中年游客

接待量根据《汝城县文明红色旅游区总体规划》和大数据调查估算出年游客接待量；旅游投资根据《汝城县文明红

色旅游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对该地块的建设情况进行估算。

图6 景观安全格局[39]

Fig. 6 Surrounding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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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城乡建设、工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布局[41]。当国家重大红色旅游设施与永

久基本农田红线冲突时，应妥善处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与红色旅游发展的关系，确实无

法避开的，对红色旅游项目严格实施可行性论证后报批，并将相等数量和质量的耕地补

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严格确保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若对耕地有影响

的，则应该将旅游设施调出，但应对红色文化本底资源维持原状。

3.2 与城镇开发边界的协调路径：在发展中保护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本身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不可恢复性[42]。

立足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背景，城镇开发边界的内涵应该更为丰富，能够更好地控制和

引导城镇空间的发展[43]。国土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对象，也是历史文化的空间承

载与构成要素，对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红色旅游空间，应做好细致合理的区域划分与保

护管理，在城镇开发的大环境之下进行保护。首先，在红色旅游资源综合评估的基础上

划定红色文化保护底线和红色旅游协同管控空间，依据法律法规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恢

复被侵占或破坏的红色旅游资源，还原与拓展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重塑旅游资源的本

真性，确保红色文化保护底线内原则上不进行任何开发行为[20]。其次，红色旅游协调管

控空间应作为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应严控其开发强度、建筑高度等各项指标，

在不突破红色旅游资源承载能力的前提下提升空间利用效率，保护和营造绿色开敞空

间，注重城市特色塑造和历史文化空间保护。最后，从区域旅游发展与协同管控的角

度，通过加强交通等配套支撑设施建设，不断提升红色旅游开发的品质，注重红色旅游

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叠加效应，打破红色记忆碎片化的局面，使红色文化传承与旅游

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4 结论

由于红色文化资源具有跨行政区域线状分布且多与自然资源相伴而生的特征，应将其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消除跨行政区划的障碍，并解决与三条控制线矛盾冲突等实际问

题，因此本文基于红色旅游围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层级传导和协调冲突进行探讨，得

出两方面的结论。一方面，借助国土空间规划系统性地构建分层次有传导的红色旅游空间

体系以解决红色旅游区域协调管控和用地管制的问题：纵向传导重点细化落实“全国—省

图7 旅游资源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冲突协调

Fig. 7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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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三级规划中关于空间和非空间要素的传导要求，横向传导作为补充，应厘清总体

规划、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有关红色旅游空间布局和指标控制等内容之间的关

系。另一方面，科学合理地对待红色文化资源与三条控制线的冲突：当红色旅游与生态保

护红线和基本农田红线冲突时，可发挥自由裁量权在不破坏生态承载力和保证基本农田总

量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保护性开发，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红色旅游资源应该强调开发性保

护，划定红色文化保护底线和红色旅游协同管控空间。但无论是开发性保护还是保护性开

发，都应该以保护红色文化资源自身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和文化传承。

创新探索红色旅游更好地融入空间规划、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是实现城市

高质量发展中一项重要的命题。本文以自上而下的视角研究了红色旅游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的层级传导机制。然而国土空间规划应当是上位规划引导的“整体性”与地方规划实

践的“局部性”相辅相成[30]，上位规划的编制需立足于下级政府、市场和当地居民等各

方利益主体诉求以激发各方动力和活力，同时应对红色文化资源和红色旅游设施展开长

期监测、及时预警、定期体检、专项评估和问题发现，最终实现国土资源全过程生命周

期的动态管理。因而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研究者、管理者和实践者共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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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ierarchical conduction and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re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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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red tourism resources, which are distributed linearly across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are mostly accompanied by natural resour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mismatch between regional red tourism and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nd the interweaving of red tourism and three control line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erarchical conduction and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in planning,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incongruity and land use control of red tourism, hierarchical and

conducted spatial system of red tourism is constructed by mean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nduction. Specifically, when red tourism conflicts with the red lin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red line of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we should emphasiz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cus on protection of th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within the scope of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not only explores a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for red

tourism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lanning system, but also improves the scientificity and

operability of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hree control lines of the planning system.

Keywords: red tourism;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he linkage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plan-

ning;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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